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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凉了夏，

等凉了秋，

那团火，

还在心里头。

童年的拉手，

成了一生的追求，

成人后你在何方？

我还在故乡。

飞不出的思绪，

道不完的爱愁，

月光下，

我们的心在走。

等你，盼白了头，

等你，思完了愁，

一团相恋的火，

永远在心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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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 政 务 APP、网 络 工 作 群
组 变 味 走 样 ，滋 生 形 式 主 义 问
题 ，让 基 层 不 堪 重 负 。 根 据 党 中
央 有 关 部 署 ，各 地 各 部 门 开 展 了
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

今 年 5 月 6 日 ，江 苏 省 淮 安
市 清 江 浦 区 邮 政 南 苑 小 区 改 造
项 目 施 工 现 场 发 生 一 起 安 全 事
故 。 清 江 浦 区 纪 委 监 委 在 对 事
故 进 行 问 责 追 责 过 程 中 发 现 ，这
是 一 起 典 型 的 只 在“ 群 里 吼 ”，不
在“实地走”的形式主义问题。

据 了 解 ，当 天 上 午 9 时 ，安 全
巡 查 员 多 次 在“ 清 江 浦 房 地 产
2021 老小区改造”群内发布“配重
块存在安全隐患”的信息，项目安
全 员 、监 理 单 位 监 管 人 员 和 总 工
程 师 陆 续 在 群 内 回 复“ 收 到 ”，并
相继在群里提出安全要求。住建
部 门 相 关 负 责 人 也 在 群 里 称“ 对
该问题要严肃处理”，区房地产公

司 副 经 理 、邮 政 南 苑 小 区 改 造 项
目安全员王宏伟回复“收到，已草
拟书面处罚决定书”。

问 题 也 发 现 了 ，相 关 人 员 似
乎 也 很 重 视 ，“ 群 ”里 交 办 、“ 群 ”
里 回 复 、“ 群 ”里 反 馈 …… 承 建 单
位 、施 工 单 位 和 监 理 单 位 在“ 群 ”
里 忙 得 热 火 朝 天 ，“ 指 尖 上 ”的 安
全 监 督 有 声 有 色 ，却 无 人“ 实 地
走 ”，果 断 叫 停 施 工 。 2 个 小 时
后 ，小 区 改 造 工 程 发 生 安 全 事
故 。 如 果 这 当 中 ，有 一 个 部 门 ，
有 一 个 党 员 干 部 主 动 迈 开 腿 ，主
动 走 出 机 关 大 院 ，走 出 办 公 室 ，

“ 实 地 走 ”到 施 工 现 场 ，动 真 碰 硬
地 叫 停 违 规 项 目 ，一 起 安 全 事 故
本 可 以 避 免 ，正 是 因 为 大 家 都 习
惯 于“ 微 ”来“ 微 ”往 ，习 惯 于“ 群
里 吼 ”，导 致 工 作 不 落 实 ，酿 成 安
全 事 故 的 发 生 ，给 人 民 生 命 财 产
带来损失。

互 联 网 时 代 ，“ 群 里 吼 ”无 可
厚 非 。 移 动 互 联 网 时 代 ，通 过 微
信 群 里“ 吼 一 声 ”，各 类 政 策 、各
种 通 知 的 上 传 下 达 准 确 及 时 ，基
层 干 部 与 群 众 之 间 的 沟 通 快 捷
高 效 。“ 群 里 吼 ”原 本 是 一 件 好
事 ，有 利 于 工 作 效 率 的 提 高 ，也
联 结 了 党 心 民 心 。 但 如 果 工 作
推 动 只 是“ 群 里 吼 ”，甚 至 用“ 群
里 吼 ”代 替“ 实 地 走 ”，这 就 弊 大
于利。

少 些“ 群 里 吼 ”多 些“ 实 地
走 ”。 工 作 要 抓 落 实 ，仅 仅 靠“ 群
里 吼 ”肯 定 是 难 以 达 成 的 ，它 更
需 要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实 地 走 ”，需
要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结 合 自 身 工 作
实 际 ，深 入 基 层 深 入 群 众 ，了 解
群 众 所 思 所 愿 ，从 细 节 入 手 ，从
小 事 做 起 ，着 力 解 决 群 众 的 操 心
事 、烦 心 事 、揪 心 事 ，把 为 民 务 实
工作做得实实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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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见 星 辰
WY 小区在路边上，和公交车

站就隔着很窄的自行车道。小区
是因为当初要扩建马路才挪进去，
缩在了一个地势极低的地方。每
逢下雨，都看得见从小区深处深处
一条长长的软管，一台机器在外边
轰鸣着抽水。

我曾听人戏称过：“这小区估
计要被水冲走了。”

确实如此，我对 WY 小区的记
忆是潮湿的。那种潮湿的味道源
自于长满青苔的小路；狭窄的巷子
中弥漫的闷热的空气；不知何处的
虫鸣犬吠；灰蒙蒙的纱窗和吱呀响
的门，不过倒也不是一切的一切都
那么暗沉，门里也会有个亮堂的画
室，散发着墨香和宣纸的沙沙声。
我的记忆在潮湿里温润地发芽，如
今已葛藤蔓蔓。

“周老师再见！”
我走进小区，凭着久远的记忆

用脚印摸索前行。一扇红色的门
越来越近，我眼看着它被一双稚嫩
的手推开，探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
袋，两只细细的马尾一上一下的欢
快跃动。紧接着，门里紧跟着出来
一个年轻但成熟的人，手里拿着一
张刚刚干透的宣纸，回头像是在冲
房里的人做最后告别。我看见她
抬起手，手掌上下挥动，做出再见
的手势，快走几步赶上那个稚嫩点

的，拉着孩子走了。
门没有关，我加快步伐走去，

发现里屋的门也还开着。有个中
年女人背对着门站着，一头油亮亮
的头发在脑后扎成利落的低马尾。

这曾是我熟悉的模样，她的背
影，似乎也未曾被十年的时光侵
染，一如当年模样。

“周老师，萍萍画好了吗？”我
进在大门，不敢走上里屋。

她回头，那双有些外凸的眼睛
大 量 了 我 一 眼 ：“ 你 是 萍 萍 姐 姐
吧？萍萍说今天姐姐来接她。”

周老师没有认出我。
“是啊，她奶奶今天有点事情，

我刚好顺路，这才来接一下。”
“进来吧，进来吧，外面蚊子挺

多的，有没有咬到？”
我确实被蚊子咬得不行。周

老师向我指了指门口的鞋套——
十年前也是这样，似乎连鞋套都还
是同一批似的。

画室的布局自然是变了，但又
似乎没有变。黑板还是那块黑板，
上面还画着简笔画。靠墙一溜的
长桌子上摆满了笔墨纸砚，桌上铺
着厚厚的毛毡，满是墨水和颜料的
印子。桌边站着四五个人，无不是
在画国画。萍萍在最里面站着。

“萍萍这次还挺有进步，这孩
子，她还想学山水画，”周老师在我

身后关上门，“她说他姐姐以前画
山水的。”

是啊，她姐姐。我曾学了五年
国画，我在这桌旁站过；在这笔洗
里洗过笔；从颜料中找出被挤得不
成样子的花青。所以是不是，这块
毛毡的颜料印子中也是我的一笔？

“是啊，我学过国画，后面因为
学业问题就暂停了。”

“这边好多孩子也是这样。好
多也是说要中考或者高考，就不来
了。”她去招呼萍萍，告诉她可以收
拾好东西跟姐姐走了。

周老师没有认出我。
萍萍兴冲冲地看了我一眼，捧

着笔洗，小心地往里面的一个房间
走——洗手间还是在那里呢。

“周老师教了那么多年也挺了
不起的。”

“好了，以前美院出来的，就想
找个地方教教学生，也不算浪费自
己学的东西——你学画画也是为
了特招吗？”

“ 不 不 ，我 只 是 为 了 兴 趣 而
已。”

“那是真的挺好的。”
我记得很久以前，周老师说她

不愿沾染上太多学院派的东西，不
想去外面开个辅导班只为带比赛
而教画。她曾说：“这样子出来的
学生是成不了画家的，顶多是个画

匠。”那天我正在画一幅画，画上有
无数黄澄澄的星星。周老师说：

“星星用油画棒画，这样上水粉的
时候颜色才不会被覆盖。”

周老师没有认出我。我像是黑
夜中的一抹影子，存在但不为人察觉。

就在我准备拉着萍萍离开时，
周老师忽然喊住我。我内心一惊，
却只发现周老师伸手递给我一样
东西，只是萍萍落下的一副袖套。

我道了声谢，周老师正盯着我
看。

“我感觉……”她犹豫了半晌，
“你以前是不是也在我这学过画
画？”周老师侧着脑袋，闭上眼睛冥
思苦想。也许我的名字正在她的
舌尖上，但这个名字的味道已经太
过寡淡，早已不能为味蕾所分辨。

我说了自己的姓名，看到周老
师的脸上慢慢出现恍然大悟的色
彩。这色彩像滴入水中的墨汁，丝
丝缕缕地扩大、下沉，慢慢把水染
成一片黑色。

萍萍已经不耐烦地拽着我的
手，用力将我往外扯。

我感到周老师仍在背后目送
我们。

萍萍，终有一天你会走出这扇
门，从此只在仰望天空的时候才能
记忆起这段潮湿而明亮的光阴。

说不上她有没有认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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